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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临时工”提供服务的社会：中国劳动就业的不稳定化及其后果

极致的不稳定性让经济发展陷入某种成瘾状态，企业变得更想“轻装前行”，而劳工则背负更多压力、恐惧和不安全感。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北京，一名建筑工人经过十字路口。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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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烂手之痛”最近登上微博热搜榜，东方网记者的这篇卧底调查报道揭示了瑞幸咖啡在高速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劳工问题，特别是瑞幸门店大量使用所
谓“长兼职”咖啡师，他们大部分是做五休二或者做六休一，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不超过200个工时，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超出了“兼职”的定义，跟正式工无
异，但实际上瑞幸并没有与这些咖啡师建立劳动关系，而是发明“长兼职”这种名词来降低雇佣成本和规避职业病维权风险。

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精明的人力资源策略，但是这种增加劳动市场灵活度的做法会产生预期之外的社会后果。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盖伊·

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描述，从事兼职工作是批量制造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方式，随着服务业经济成为主流，兼职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问题词
汇，因为越来越多自愿或被迫做兼职的人，实际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原本预期或酬劳给付的时间。而且，兼职工作的增加掩盖了失业问题与低度就业问题，比
如在德国被迫从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不断增加，却制造了高就业率的假象。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china-unemployment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opinion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mainland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4091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3763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3189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1553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630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3-12-11/doc-imzxrpxa1180535.shtml
https://new.qq.com/rain/a/20231024A03961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B7%E4%BD%A0%E5%B7%A5%E4%BD%9C


2014年12月9日，中国北京，建筑工人下班后乘坐公车离开。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国的“临时工”

在劳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沦为“临时工”的风险，这是国家和企业有意为之，把工作不确定性转移给劳动者承担，进而制造越来越多不稳定的边
缘人。

中国的问题要比德国严重得多，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的规模达到2亿人，撑起了“零工经济”新业态。这些人以劳务派遣工、日结工、学生
工、外包工、独立承包商等名目繁多的身份，成为打工人中的二等公民。相比于有“编制”的正式工，这些人的工作显得很有“弹性”，这包含多种面向，比如
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求的变化，适时降低工资；可以轻易裁员而无需付出代价；可以在内部调动员工职位，改变工作结构，并将反对力量与成本降到最低；
可以轻松降低员工的技能需求。

这些弹性来源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扩散到世界，它存在的托词是为了留住投资与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其本质是系统
性地降低劳动者的生活安全，因此追求弹性是推动不稳定劳动者数量增长的直接原因。劳动弹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更多的临时劳工，他们的成本具有优
势，工资较低，享有的企业福利较少，因而企业可以快速改变雇佣策略来适应环境。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临时工往往是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背最黑的
锅，成为正规部门推诿卸责的替罪羊。


在劳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沦为“临时工”的风险，这是国家和企业有意为之，把工作不确定性转移给劳动者承担，进而制造越来越多不稳定的边缘人。早在
十多年前，国企就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把职校学生当成重要的劳工来源，这些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更多人在失去稳定
的工作，开始以不稳定的收入维生，三和大神“干一天、玩三天”就是劳动市场恶化的真实的写照。而且，大神现象扩散到全国，不仅在深圳，北京、苏州、
广州、郑州、杭州、武汉等主要城市都出现集中的日结工市场，为零工们提供最辛苦和低端的临时岗位。

不稳定性也开始沿着阶级结构向上蔓延，比如互联网大厂的白领工作使用外包员工和实习生的比重提高，而且35岁到龄“毕业”成为行业默认的“规则”；高校
“青椒”的工作状况同样在恶化，学术官僚把高学历研究者绑在绩效主义的战车上冲锋，模仿国外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沦为学校收割高级韭菜的镰刀，每个
职称都设立准聘期，让不稳定工作的年限从3年延长到6年，最高可达12年，达不到晋升标准只有离开。

稳定工作的稀缺

不稳定性在全社会的蔓延，让各个阶层的劳动者的处境更糟，只能不断内卷，在弹性中求生存，一旦遭遇失败，产生的影响对个人和社会都是负
面。

长时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会让人产生挫折感，这些工作完全无法透过有意义的结构或网络让人建立人际信任关系，似乎也无法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因为职业
生涯难以发展，不能满足对工作的期待，因而只能开始自我剥削，为了幻想中的向上流动而付出更多的劳动。但实际情况是不稳定性可能会贯穿人生的大部
分时间，让人无法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持续不断的疲惫感与相对剥夺感催生了焦虑与绝望的情绪，只要一个小失败或厄运就能让人滑落悬崖，失去微薄的
尊严。



2023年12月20日，中国上海，工人在蔬菜批发市场运送货物。摄：Zhang Hengwei/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正是因为害怕这样充满压力又没有安全感的境况，准备进入劳动市场的打工人对稳定的工作越发执着起来，很多大学生把就业目标转向“铁饭碗”，考上编制
才算解脱，因此参加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每年都在攀升，2024年更是首次突破300万，平均约77人竞争一个岗位。如此激烈的竞争让人饱受压力，
因为太害怕失去了。即使闯过独木桥考上编制，也不一定能匹配到跟自己的兴趣、能力相一致的岗位，这样下去只会在枯燥无味但稳定的工作中蹉跎。而
且，有编制的稳定工作本身往往是不创造价值的，随着财政危机的蔓延，这类所谓的好工作往往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变得鸡肋。

不稳定性在全社会的蔓延，让各个阶层的劳动者的处境更糟，只能不断内卷，在弹性中求生存，一旦遭遇失败，产生的影响对个人和社会都是负面。一方面
很容易让人失去目标，另一方面也损害社会的团结系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就业不稳定、职位无法长期存在、劳动保障极少，这样的局面已经是社会无法
回避的问题。因为在服务业经济中，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加大，必然使用临时工，企业可以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劳动强度更大，而且临时合约更方便注明
短工时的需求，比如淡季时工资随着工时缩短而降低，临时工业更容易用恐惧来管理。如果他们没有顺利完成要求，就可以直接开除，成本很小，也不会引
起什么麻烦。

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和企业逐步放弃提供更多长期稳定工作以及相关配套福利措施。在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下，归属感与信任都变得脆弱，导
致越来越多大众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并且容易愤怒，这是危险的征兆，会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从理论回归现实，当下中国劳动市场的状况正
在大规模地制造不稳定性，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在快速显现。

不稳定劳动的后果

就中国经济的现状而言，不稳定劳动雇佣的扩大化在表面上维持低质量就业，但深层次的矛盾会在某个时刻或因某个事件而爆发。

在传统制造业经济中，企业逐渐放弃正式的劳动用工，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小时工、学生工成为生产线上的主流，他们作为商品被不同的劳务
中介转手倒卖，最终进入生产车间时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发生劳动纠纷后难以通过劳动关系来依法维权。在平台经济中，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为了
维持较低的人力成本，平台通过成本与风险的转移设计，让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成为独立承包商，而避免建立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导致骑手和司机
看起来是从事一份自由的工作，但不安全感会如影随形。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临时工提供服务的社会中，瑞幸咖啡师、互联网大厂外包、外卖骑手、地铁安检员、银行客服、工厂学生工、辅警等等。从理论上说，
用人单位把员工作“核心-边缘”的二元划分是正常的，两者的比例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比例严重失调，核心工人成为极少数人的特
权，而边缘工人成为主流，支撑着业务和服务的运转，企业从短期利益出发，通过不稳定的劳动雇佣来增加弹性，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前文已经在理论上进
行阐述。而就中国经济的现状而言，不稳定劳动雇佣的扩大化在表面上维持低质量就业，但深层次的矛盾会在某个时刻或因某个事件而爆发，对个人和社会
来说都非吉兆。

2022年5月26日，中国广州，一名外卖员坐在电动自行车上。摄：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斯坦丁说中国是史上最资本主义的大型经济体，秦晖说中国模式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不认为有什么优越性。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新自由主义式自我剥削，中国
经济看似创造了奇迹，最新的案例就是以拼多多和Temu为代表的廉价商品平台，成为中国和世界市场的主要占领者。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商品链的各个环
节都在将劳动不稳定化，拼多多作为新兴大厂是以没有人性出名的，各种程序员、外包在996、007后猝死的案例，可以说它的竞争力是员工用血和命盖起
来的。而为拼多多提供产品的中小商家，它的生产和物流过程中无不充斥着各种类型的临时工，日结工。

这种极致的不稳定性让经济发展陷入某种成瘾状态，企业变得更想“轻装前行”，而劳工则揹负更多压力，安全性降低，更难享受到工作的趣味，反而产生心
理抽离。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拉动增长的房地产和出口制造业都遭遇严重的问题，增加弹性成为政府和企业走出困境的救命稻草，处于边缘地
位的临时工往往成为最早一批被“甩包袱”的群体，这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单位虽然效率低，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了城市居民就业和生活的稳定，但是现在的“国进民退”不但
妨碍了新就业岗位的创造，而且扩张中的国企已经无法提供原来的那种稳定性福利，反而会通过劳务派遣和外包制度来转嫁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考国企的
编制就如梦幻泡影，其他类型的编制也是同理，挤破头去考公考编，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体制的边缘成为临时工，而且当财政危机来临时，降薪缩编的冲击
会首先落在边缘人头上。

劳动就业问题已经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资本撤退潮，这加剧了劳动就业问题，失业率
屡创新高。自统计局停止发布青年失业数据以来，观察者仿佛进入一个黑箱，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政策制定者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并不能掩盖劳动者本身
的感知，就业难让每个人都去追求安全的工作，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太稳定的工作了，这既是全球性的趋势，又在中国特别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
部分的不稳定劳动者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安全感下，四处流动，无人领导，燃烧着潜在的怒火，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民粹主义者煽动，演化出更深的社会或政治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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